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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李致材坠楼了，在距
离一段实习结束还有一个月的
时候。

李致材是山东省沂水县职业
学校电气工程系2019级学生。
2020年6月29日，在学校安排下，
他和同学前往江苏省昆山市的恒
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实习。

9月30日下午4点多，在自家
菜园摘菜的李致材之母张卫莲
接到学校老师电话，对方称李致
材在工厂“闹情绪”，让她跟着去
昆山，把孩子接回家。但张卫莲
次日一早在昆山见到的，是殡仪
馆里儿子的遗体。

张卫莲觉得“塌了天”。她
和丈夫李刚（化名）从派出所得
知，李致材于9月30日13时58分

“意外高空坠落”，疑因“有心理
问题自杀”。这一结果令夫妇俩
感到惊讶。

据张卫莲回忆，9月30日中
午12点多，李致材还曾跟姐姐打
电话，称“不干了”，想回家。家人
后来从他的手机里发现，他上网
搜索过第二天回家的车票信息。

这对夫妇怀疑，儿子在实习
期间“受了委屈”。他们至今不知
道，儿子坠楼那天经历了什么。

记者多方采访获悉，实习期
内，16岁的李致材每天主要在车
间里加工汽车零件，日均工作8小
时以上，要在白班和夜班之间切
换，周末也常常加班。他曾跟父
母倾诉“太累了”，并两次表示想
回家。令父母懊悔的是，他们一
直鼓励孩子坚持，直到悲剧发生。

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多
部门2016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明确提出，除相
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
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
排，实习单位应遵守国家关于工
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不得
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不
得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连上半个月夜班“太累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四口
之家。李致材的父亲李刚在本地
工地打工，张卫莲在一家食品厂
做临时工，夫妇俩最大的希望是
两个孩子能出人头地，不再打工。

2019年，李致材没考上高
中，报读沂水县职业学校电气技
术应用专业，5年学制，前3年在
本校学习，后2年转入对接高职
院校，毕业后发专科毕业证书。
这是当地唯一的公办职业学校。
入学后，李致材每周回家一次。
他不喜欢出去玩，周末常常待在
家里玩手机游戏。

去昆山实习是李致材第一
次出远门。沂水县职业学校官
网显示，学校共设立7个教学系，
与包括昆山恒源机械制造公司
在内的200多家企业签订校企联
合办学协议，每年输送毕业生
1300余人。

此次参加实习的学生要求年
满16周岁，李致材班里近50名学
生，约有30名学生去实习，从6月
29日到10月31日，持续4个月，陪
同前往的有分管安置的老师刘树
超，还有一位实习带队老师黄波。

李致材同班同学王田田（化
名）告诉记者，到昆山后，有的同
学被分到“老厂”，有的被分到

“新厂”。老厂为恒源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新厂为恒源精密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两公司均位于昆
山市张浦镇的德国工业园区，相

距3公里，均属恒源集团，主要从
事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李致材和一些同学被安排
到了新厂。第一周，他们跟着工
厂师傅学习如何操作机器，张卫
莲说，儿子那时表示工作不累，每
天工作8小时，日工资140元，食
堂经常提供两菜两汤，他很开心。

一周后，学习期结束，工作时
长开始超过8小时，李致材变得
不适应。王田田告诉记者，除去
半小时吃饭时间，每天工作时长
达11小时。李致材告诉过母亲，
自己要半个月夜班、半个月白班
轮流倒换，周六日也不休息。

7月15日，李致材给父亲发
微信，说自己要连着上半个月夜
班，“太累了”，已有十几个同学离
开。当时，李刚鼓励儿子“争取坚
持到最后”，不要管别人。李致材
回复：“明白。爸，我尽力。”

7月末，李刚问儿子适应没
有，4天后得到回复：“慢慢适应
吧。”李致材当时称自己正在上
夜班。“我挣得不多，多少挣点分
担一下家里的负担吧。”他在微
信里说。李刚为此感到欣慰。

8月末，李致材再次提出要
回家，李刚这次心软了，他觉得儿
子每天工作太累，让张卫莲给学
校老师打电话。据张卫莲回忆，
黄波老师告诉他们，学校很重视
这次实习，完成实习任务的学生，
将来考学时会有加分；以后学校
安排工作，也会让认真实习的学
生“先挑好工作、好单位”。

听老师这么说，夫妇俩鼓励
儿子再坚持坚持。

记者就此说法是否属实，致
电询问黄波，黄波称跟学生家长

“有过交流”，但未透露具体交流
内容。

事后，李刚和张卫莲一直为
此后悔。他们觉得，如果那时让
儿子回来，就不会发生坠亡的事。

不合规的合同

夫妇俩怎么也想不通，儿子
为什么会坠楼。

9月28日，李刚转给儿子
1000元，让他国庆放假时买点好
吃的，当时，李致材跟父母说国
庆节工厂只放一天假，不回家
了。等到9月30日中午，李致材
又跟姐姐说想要回家。

事后，张卫莲得知，李致材
在跟姐姐通电话后，与班主任王
坤通了29分钟电话，但具体内容
不知。记者就此事询问王坤，王
坤未作回应。夫妇俩从学校老
师那里得知，李致材还曾向车间
提意见，未被采纳。

夜班从晚8点上到次日早8
点，张卫莲说，上夜班时儿子睡
不够也吃不好，他们收拾遗物时

发现李致材买了三四包饼干、面
包，还有操作机器时用的手套。
李致材曾跟妈妈诉苦，说自己因
操作机器时间过长而手疼。

王田田觉得在那里工作很
累，在车间里，他要操作3台机
器，因为站立时间过长，他的脚
踝都肿了。车间里24小时充斥
着机器操作的“吱吱”声。工作
了20多天，他感觉身体吃不消，
办理了离职，跟几个同学自行买
票回了沂水。

昆山市张浦镇一家为恒源招
工的劳务公司老板告诉记者，张
浦镇的企业上千家，恒源公司是
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车间里30
岁以上的男性居多。对年龄较小
的职校学生，他一般安排他们到
电子厂做工，那里的活儿更轻松。

10月30日，记者在恒源精密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看到，厂房挂
着招工的红色横幅，招聘操作工、
包装工。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
者，公司一直缺工人，招进不少临
时工，车间里也能看到不少学生
工。据该厂多位员工介绍，厂里
共有3个车间，有两个车间开工，
每个车间每班约有50个工人。学
生共有三五十人，山东学生居多。

不同类型工人的工资结算
方式不同。临时工按天结，一天
200多元。正式工底薪为2020
元。工作时间之外做工，有的计
时，有的计件付酬。有员工告诉
记者，操作工多计件算工资。

张卫莲听儿子说，自己跟老
师傅学习时按天算工资，自己操
作后计件算工资。王田田则听
说，加工一个零件能挣几角钱，
但具体数额不知，也不清楚自己
是否有底薪。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实习单位应该合理确
定顶岗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
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
标准的80%，并按照实习协议约
定，以货币形
式及时、足额
支付给学生。”

该规定要
求，职业学校、
实习单位、学
生三方应签订
实习协议，未
满18周岁的学
生还需要提交
监护人签字的
知情同意书。
此外，实习协
议内容应当包
括实习报酬及
支付方式、休
假安排等。

记者获得
的一份学生与
恒源精密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显
示，上面只标有实习时间与发薪
日时间，实习报酬及休假安排等
均未注明，且没有学校一方
盖章。

李致材未满18周岁，但张卫
莲说，自己不知道协议书的事，
也未签过字。

记者就此询问此次实习的
负责老师刘树超，刘树超未作
解释。

多名学生反映违规问题

沂水县职业学校一位分管
学生实习安置的老师告诉记者，
他以往与实习企业对接，学校、
学生、实习企业要签订三方协
议，并加盖学校与实习企业的公
章。他表示，学生自愿参加实
习，“不是强制性的”。学生是否
加班也自愿。若需要学生加班，
企业应当在招工简章中注明每
小时学生所得工资，以及加班所
得工资。他表示，学生实习都有
基本工资，但请假、旷工太频繁，
基本工资可能会被扣除。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学校规
定，学生签协议前，要带一封学校

“致家长的信”给父母看，信中写明
此次实习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吃
住和食宿安排等内容，“安置（学
生去实习）前让家长一定要看，家
长同意后学生本人再签字。”若学
生中途想回家，应该跟父母、学校
说明缘由，由家长接送回家。

记者调查发现，实习期间强
制加班、实习岗位内容与所学专
业不对口等违反教育部等实习
规定的问题，在沂水县职业学校
并不罕见。该校信息技术系一
名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所读专业
与计算机相关，今年4月到8月被
安排到昆山另一家公司实习，实
习内容是安装电路板。去之前，
学校称每日工作8小时，但他到
那里后发现是12小时工作制，其
中吃饭时间占半小时。

这名学生反映，周末也要加
班，工资是工作日的2倍。若旷
工一天，将扣3天的工资。想提
前下班，要跟所在组长请假，组长
同意才能走，但仅仅以需要休息
为理由请假不会被批准，“他们
说，谁都累，别人怎么不请假？”

沂水县职业学校机械工程
系一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自己
去实习前，学校说的是自愿加
班，但到了车间，每天工作10小
时以上，每两个小时休息10分
钟。今年7月，他去天津一家公
司实习3个月，负责给汽车零件

安装螺丝。国庆节8天假期，工
厂只放了3天假。

不少学生中途放弃实习。
几名学生向记者反映，若中止实
习，需经带队老师或班主任同
意，有老师劝他们留下，说干不
满4个月，相应的学分就拿不到，
会影响毕业。

不过，一位电气工程系毕业
生告诉记者，去年3月，他被学校
派到青岛等地实习，一星期后他
自愿回家，未完成实习，也如期
拿到了毕业证。

该校一名二年级学生对记
者说，他10月份开始在天津一家
汽车生产企业实习，这次实习自
愿参加，不去的学生可“留校实
习”。他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实习
协议模板显示，实习时间自2020
年10月19日至2021年10月18
日，长达一年，实习补贴为前3个
月每月2500元，第四个月至实习
结束每月2700元。

沂水县职业学校一位教师
向记者透露，在这种实习安排
下，学校的教学计划因此受影
响。外出实习的学生回到班级
后，老师需要向这些学生讲授已
经教过的课程，留校学生因此需
要重新温习已经学过的课程。

张卫莲告诉记者，李致材坠
楼后，学校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
议，赔偿了他们数十万元，告知
他们，若将此事传出，将承担法
律责任。

记者就此事向刘树超求证，
刘树超称，学校已跟家长协商
好，“家长非常满意”。

李致材去世后，悲伤笼罩着
这个家庭，一个多月来，他父母
都未出去工作。

在李刚看来，儿子话不多，但
很懂事。实习期间，儿子曾两次
将部分工资转给他。9月18日，
李致材给爸爸转来3000元，他跟
爸爸说，自己花了1600元在网上
买了一部新手机，“没买贵的”。

“我留了一点钱花，剩下的给你。”
但在工厂实习时所经历的

一切，李致材很少向父亲提及。
李刚说，9月30日中午，李致材曾
跟他打过电话，说自己要10月底
才能回家，让父亲放心。李刚

“没听出不对劲”。
当天中午1点33分，李刚给

儿子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鼓励
儿子继续坚持，称他是全家人的
骄傲。紧接着，他又宽慰儿子，

“遇到什么委屈跟爸妈说清楚，
爸爸不会怪你。”

25分钟后，李致材坠楼。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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